附件1：

学生论文大赛论文格式要求和模板
论文格式要求：
一、文章字体要求：

1.文章标题居中，使用小二号黑体字（加粗），附标题使用小三号黑体字；
2.作者姓名居中，使用小三号楷体字（加粗）；

3.“摘要”和“关键词”这2个词使用五号黑体字，其相关内容则使用五号楷体字；

4.正文与关键词之间空一行，其中：一级标题居中，使用小四号黑体字（加粗），其他部分全部使用五号宋体字。
二、行间距统一使用单倍行距。

三、注释统一要求为页下注，参考文献也按页下注要求标明，不须在文章结尾处单列。所有内容使用小五号宋体字，每页须重新编号。

1.作者简介，参照样本内容，放在首页注释中；
2.出处为著作的要依次注明著作名、卷次、出版社、出版年份和所在页码；出处为期刊的要依次注明作者名、文章名、刊载期刊名、出版年和期号；出处为报纸的要依次注明作者名、文章名、刊载报纸名和出版年月日。
四、版式要求：A4 纸版式、默认页边距、页码居中、首页有页码。
五、整体格式要求可参照模板。

模板：
不止留下“匆匆”“背影”

——论O.M.社的文学史意义
金钰
    摘  要：O.M.社是以朱自清、俞平伯为首的一个松散的文学社团，曾出版《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两期刊物。本文通过对O.M.社作者队伍的聚合方式、与其他文学团体的关系以及刊物形成过程的梳理，力图还原O.M.社的真实生态……
    关键词：O.M.社  文学品格  文化追求  文学史意义
一
O.M.社是以朱自清、俞平伯为首的一个松散的文学社团，也被称为“我们社”
。“O.M.”实为“我们”的拼音“Wo Men”的简写代号。该社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明确的会员名单，仅于1924年7月、1925年6月出版《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两期刊物。两期刊物的尾页均印有“我们社”的社徽。该徽章由叶圣陶篆刻，为双圈的英文字母“O”内嵌入大写英文字母“M”。O.M.社主要以办刊的方式实现成员的聚合，社团成员即为《我们》供稿的作者。在这些作者中，有名有姓的共16人，分别是俞平伯、朱自清、丰子恺、顾颉刚、潘漠华、刘大白、白采、刘延陵、叶圣陶、张维祺、金溟若、冯三昧、沈尹默、吴辑熙、木雁、坚铭。其中，多人是“五四”时期重要文学社团的参与者、组织者。如叶圣陶、刘延陵、顾颉刚、俞平伯、朱自清、刘大白、丰子恺均是第一个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前五人还出席了文学研究会召开的“南方会员年会”，共同商讨会务。再如，刘延陵、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顾颉刚、潘漠华是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纯诗期刊《诗》的重要作者，前两者兼任该刊的主要编辑。 同时，潘漠华是“湖畔诗社”以及湖畔诗社的前身“晨光社”的主要发起者，张维祺、朱自清、刘延陵、叶圣陶亦是“晨光社”的成员。后三者还同为“晨光社”的文学顾问。尤其是朱自清，可以说是晨光社的精神领袖。以上种种均可证：O.M.社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其成员在1924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局部的人际交往，而这也为后来O.M.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那么O.M.社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文学社群关系网中实现特殊的聚合呢？原来，O.M.社的成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同学、同事、师生、朋友四种关系。学生时期，朱自清、俞平伯、顾颉刚为北京大学校友；后来，朱自清、刘延陵、叶圣陶先后来到位于吴淞炮台湾的中国公学任教。不久，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又共同就职于浙江一师。前三人还成为被学生称道的“后四大金刚”
成员。应朱自清之邀，随后来到浙一师的叶圣陶为了便于与朱自清联床夜话、切磋学问，决定与朱自清同住一屋。其于1925年《文学周报》第192期发表的《与佩弦》，便生动地记录了二人于1921年“岁尽日”秉烛夜话、促膝长谈的情形。而因共同好友夏丏尊，后一同供职于春晖中学的朱自清与丰子恺相识、相知。由此又使俞平伯、叶圣陶与丰子恺有了更多交集。丰子恺的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出版后，大家纷纷为其写序作跋；同时，金溟若为朱自清任职温州十中时的学生，潘漠华、张维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亦师从朱自清；不仅如此，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原本便是挚友，发表过作品合集《雪朝》。几位老友除了在文艺创作方面彼此认可，顾颉刚、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等还达成了“学术研究不应受到金钱的侵扰、生计的压迫，而应做到真正独立”的共识，成为了旨在“通过卖书赚钱，为学术研究奠定经济基础”的朴社
成员。而因与朱自清的交情，俞平伯还赴春晖中学讲演《诗底方便》，赴宁波第四中学为同学们讲“中国小说之概要”。随着交往的不断增多，数人的感情也愈发深厚。故而，共同的五四记忆和重叠的人生轨迹让他们结为同道，彼此惺惺相惜，形成了理想一致、志趣相投的同人结合体。而如此紧密的“人与事”的关系网络或许是该团体称之为“我们”的主要缘由。
在此基础上，不妨将O.M.社与上文提及的文学研究会、中国新诗社、晨光社、湖畔诗社以及与之有着不浅渊源的语丝社加以比较。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导论集》的《导言》中，郑振铎虽承认《我们》的“主张没有那么鲜明了”，但还是将其与《诗》、《文学旬刊》一并视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
 但参见载于《我们的七月》中的《本刊启事》，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本刊所载文字，原O.M.同人共同负责，概不署名。但行世以来，常听见读者们的议论，觉得打这闷葫芦很不便，颇愿知道各作者的名字。我们虽不求名，亦不逃名。又何必如此吊诡呢？故从此期揭示了。”[2]这一简短的启事虽不能视为O.M.社的集体宣言，却昭示了O.M.社的整体价值取向。即鲜明的同人色彩与无功利的文学目的。并且，O.M.社的核心成员俞平伯在回答研究者的提问时也表示：“写稿者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
总的来说，O.M.社群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白马湖作家群置心于佛而置身于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前进而不激进。无论时代氛围多么紧张、现实斗争多么残酷，他们始终展现出一种“柔而不弱、和而不流”的精神风貌，担负起教育、出版、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化使命，于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对应化过程中做出将审美人生化的积极探索和人生审美化的有益尝试。在寡言甚至无言的静默里，O.M.社群体从江南的诗性精神中汲取生命勃发的力量，在“羽毛般地飞扬”中实现“有根”的文化聚合，以“雅”而“静”的文学品格和承载着“江南记忆”的的文化追求完成了对江南审美艺术传统的自觉体认和属于自我的“心灵还乡”，而这也是历代江南文人的价值取向。基于此，便更易理解赵景深在《现代小品文选》的序言中对《我们》的高度评价：“这两本书在历史意义上与《诗刊》有同等价值，我们讲到诗，不能忘记《诗刊》，讲到小品文，不能忘记上举的二书。”
  毕竟在“五四”那样一个广阔复杂的文学社群场域中……
作者简介：金钰，女，1993年生，辽宁海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 


� 在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称为“我们社”的文学团体。该社团1928年5月20日在上海成立，曾于上海四川路海宁路357号创办晓山书店（原名为我们书店），出版《我们社丛书》并发行《我们》文学月刊。主要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戴万平等，多为广东潮汕籍作家。


� 叶圣陶的文学研究会会员编号为6；刘延陵为49；顾颉刚为51；俞平伯为53；朱自清为59；刘大白为79；丰子恺125。 参见� HYPERLINK "http://book.duxiu.com/search?sw=%E8%B4%BE%E6%A1%82%E8%8A%B3&Field=2&channel=search&ecode=UTF-8" �贾桂芳�：《文学研究会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6页。


� “后四大金刚”的另一成员为王祺。因叶圣陶晚于其他人一年奔赴杭州任教，故不在其列。“后四大金刚”这一称谓是相对于先前任教的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组成的“四大金刚”而言。


� 具体原则为：社员每人每月交纳十元，集资出书。


� 参见郑振铎：《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出版社，1935年，第11页。原句为：“不久，北平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在《晨报》上附刊一种《文学旬刊》。广州的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出版一种广州《文学旬刊》。叶绍钧、俞平伯、朱自清等又在上海创办《诗》杂志及《我们》。但他们的主张没有那么鲜明了。”


� 参见赵景深：《序》，《现代小品文选 上》，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5页。“二书”即《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





